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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一小伙在山西遭强行取肾

手术前反悔提出放弃被拒 承诺 4 万元报酬仅获 2.7 万元

牵出地下“肾交易”网络 涉案医院已被停业

2 6 岁的湖南小伙儿胡杰，因还

不起 1 . 8 万元赌债，想到“卖肾”。自

第一个联系电话始，他很快陷入一

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

介网络。 几个月后，尽管他不停地

哭泣，表示“真的不想做了”，但仍

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

术台，他的左肾被切掉。

3 天后，胡杰手机短信显示，他

的银行卡里被存入了 2 . 7 万元。

媒体的曝光让这笔隐秘的交

易撩起了黑幕一角。 最近记者调查

发现，虽然胡杰一案涉及的庞大贩

卖人体器官网络尚在侦查中，更多

细节还不清晰，但山西临汾长良医

院牵涉到这种罪恶交易中已不是

第一回。 胡杰手术之前一个多月，

长良医院就已经因涉嫌非法做肾

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，不过很快

没有了下文。 直到胡杰事件爆发，

才牵出这一地下肾交易网络。

逃回广东的胡杰为躲债主，不敢留在番禺，到了广州白

云区给一个老板打工。 不过，他的卖肾心结并没有解开。

“刘哥”时不时会打电话来，告诉他和某个人配型成功

了，他没去。 又说和郑州的一名患者配型非常好，他推说“有

工作，不好请假”没有去。 到 12月，又说和山西的一个人配型

达到了“4个点儿”，让他快去———胡杰终于再一次去了。

2011年元旦时，他到达山西临汾，“刘哥”没来，但“刘哥”

在山西临汾也有同伴，是一个叫“小王”的人。“小王”在火车

站接到胡杰，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，直到手术后消失。

次日下午，他们开车去郑州做进一步检查。 这时，又一拨

中介人员———医院中介也出现了。 供方中介、患者中介、医院

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：这一天胡杰时刻准备做手术。

但这一天没有做手术。 晚上，两人宽衣睡觉，“小王”不断

抚摸自己腰间的伤口， 不时表现出难抑的痛苦。 胡杰询问，

“小王”答以“胃疼”———但他抚摸的显然不是胃的位置。 再后

来的交谈中，胡杰得知，“小王”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，现

在是伤口疼痛。 亲眼看到如此的痛苦，这个晚上，胡杰向差不

多和他同龄的“小王”明确提出：“我不想做了！ ”

次日，“刘哥”赶到临汾，威胁胡杰，“不想做你会走不出

临汾”。 这一天，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共有十多人在一

起，胡杰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，但没有成功。

1月 6日一起床，胡杰的手机、身证份和银行卡就被医院

中介和患者中介收走。 15时左右，医院中介来电：“把胡杰带

过来吧。 ”胡杰被带到简陋的、“像一个乡镇卫生所”的长良医

院。 21时，胡杰被主刀医生、护士长和麻醉师推进手术室。

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， 小便不正常，走

路直不起腰。 出院 1 个月后，2 月 13 日，他选择了向山西省

卫生厅反映。

2 月 16 日， 山西省临汾市卫生局通知长良医院停业整

顿。

2月 17日，胡杰向媒体披露他的经历。

2 月 24 日，凤凰卫视“社会能见度”栏目播出“卖肾风

波”。

3 月 5 日，胡杰应山西方面卫生和公安部门安排，来到

临汾，对相关地址和人物进行指认。

3 月 7 日，胡杰参与的肾器官交易一案在临汾市公安局

直属分局立案，进入侦查。知情者透露，护士长曲娴已在羁押

中。

事件刚暴露时，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都曾告诉

胡杰：这是护士长曲某的个人行为，与长良医院无关；而且，

“护士长等人都跑了”，一些事情要胡杰“自己承担”。 但随着

更多媒体开始关注此事，临汾市卫生局病政科科长刘甫宪已

改变说法，表示他们将根据公安等部门的调查，凡涉及到的

人都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临汾市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负责人张斌告诉记者， 现在，

长良医院已经出具材料，承认胡杰的手术确实是在他们医院

做的———此前，医院甚至不承认胡杰在此做过手术。 医院也

被责令停业整顿，不过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“长良医院存

在非卫技人员执业”和“超范围开展诊疗项目”，而不是参与

买卖人体器官。

据了解，长良医院是由台湾人陈新安投资开设的。 1996

年设立时名为“旺安医院”，2004 年，合作人高某退出，医院

更名为长良医院，医院宣传材料解释是“长期凭良心做事”的

意思。 长良医院宣称的特色科目是中医治疗脑梗塞等，但不

知从何时起，开始了买卖肾器官。

事实上，在 2010 年 10 月左右，长良医院就被曝做过两

例“换肾”手术。 11 月，由于受体一方术后状况不好，患者只

好被紧急转院到有资质做肾移植手术的山西省第二人民医

院治疗。 这两例手术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，卫生厅又让

临汾市卫生局去查，但结果不了了之。

卫生局当时调查的情况是：长良医院护士长曲娴打电话

叫的 120救护车，并亲自送患者到太原办理了转院。 而当曲

娴面对调查时辩称，她这么做“就是单纯为了做好事”。 长良

医院病历等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反映的这两个人的名字

和其他线索，调查人员又到太原找到患者本人。患者说，他不

是在长良医院做的手术，他确实是接受了肾移植，至于是“在

哪里做的”，他没有义务告诉卫生部门。

调查就这么不了了之。 临汾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

者，“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手段”。

一个多月后，胡杰事件爆发。

如今，“刘哥”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电话已停机，再

也联系不上。 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核心提示

【欠债】 想卖肾碰上“热情”中介

胡杰，湖南邵阳隆回县人。作为打工一族，胡杰一家

4 口人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、番禺和广州三地；胡杰平

均一个多月回父母那里一次。

2010 年 10 月，一直孤寂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

生的老乡玩“三公”（扎金花），并且专门有人借钱给他。

没有几天时间，胡杰便欠下 18000元的赌债。

这时老乡要求：如一周内还清，只需 2 万元；一个月

内还，则要 24000元。

胡杰没有钱，一个月 1000 元的工资也不足以救急。

他去了一趟父母那里，跟父亲提出“要用点钱”，但他看

出父亲根本没有要给他钱的意思， 胡杰也就不再说什

么，默然返回番禺。

他想到了卖肾。

他开始上网浏览与“肾”有关的信息。 他说，他在百

度里搜索了一下“肾源”，信息丰富得让他吃惊，“电话、

QQ号都有”。

胡杰认为，那些先让他交“押金”的中介是不可信

的，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、不需要押金、“说话非常直

爽”的卖肾中介人“刘哥”获得了胡杰的信任。 他们谈好

的价格是一只肾 4万元。

10月 28日，胡杰带着 100元到达山东济南，在车站

见到了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。

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

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。

套房里外两间属于 4 个中介人的地盘，作为“供方

中介”的大哥们睡在床上，两张地铺上睡着十几名年轻

人。“刘哥”告诉胡杰：“（他们）都是走你这条路的。 ”

胡杰住里间地铺，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

的年轻人———确切地说，还只是个孩子。

胡杰认为他和这个大男孩很谈得来。那孩子说他今

年 18岁，家里就他一个孩子。父亲下岗了，还生着病，母

亲没有工作。 他也是从网上看到卖肾信息的，他需要钱

给父亲看病。

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，谈好的卖肾价格并

不一致，有 4 万元的，也有 6 万元、8 万元的，但其他话

题就没有多少交流了。住在外间的是属于另外两个中介

“大哥”的人，更不宜打听。“刘哥”和“杰哥”警告过他，不

要和别人多说话。

第二天，“刘哥”带胡杰等几人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做

体检，项目是血常规、尿常规、彩超、双肾大小等。胡杰告

诉记者，他看到“刘哥”和医院的人非常熟，而且大家都

知道彼此是做什么的。 一个医生还带点揶揄的口气问

“刘哥”：“你又带这种人来了？”胡杰还听到，“刘哥”是和

这家医院有关的什么“协会”的成员。

胡杰的尿检没有通过。 回来后大家都安慰他，没事

的，多喝几碗水就好了。

胡杰连喝了 4大碗水，觉得膀胱都快要爆掉了。 次

日，他尿检通过。而后，“刘哥”把胡杰的血液配型发到了

网上。

但是，对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。 看到一

切顺利，他突然想跑。 配型发出后第三天，“杰哥”和“刘哥”说

要出去接一个从宁夏来的人。 胡杰故意弄破衬衫，告诉同屋

的人，说要“下楼补一下衣服，10分钟就回来”，然后下楼打车

飞速逃离。

他跑到禹城，次日从禹城乘车到了济南，辗转逃回广东。

“刘哥”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骂他，让他赔偿吃住、检查的

花费。“刘哥”说，血液配型就花了 1800元。 胡杰只是在电话

中说：“刘哥，我对不住你。 ”

胡杰说，他在齐河住了 4个晚上。 5 天的时间，房间里等

待卖肾的人有来的有走的，始终有 10多个。

【2.7 万元】 他卖掉左肾

“手术室在三楼，一张手术床。 我一进去，两女一男三个

人（护士长、麻醉师和“李教授”）就麻利地把我剥光了，内裤

都没剩。 麻醉师迅速给我打了麻药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”

胡杰这样讲那晚的手术经过。

胡杰醒来时，他已经失去左肾，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

米长的弧形刀口。 他发现自己躺在长良医院二楼的病房里，

打着点滴，盖了两床被子，却仍冷得发抖。所有中介人员都消

失得无影无踪，他的个人物品留在病房。

护士长曲娴（音）进来看他，胡杰向她询问他的钱。 曲娴

说：“你都成这样了，钱他们不会少你的。 ”果然，不久他就收

到短信提示：他的卡里被存入 2.7万元。

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“4 万元”，但胡杰已经没有心力去

追问这事。

接受胡杰左肾的患者在三楼病房，不过他根本没有下楼

看过胡杰，而且在胡杰还没出院时，这名患者就默默消失了。

他们唯一的、也是最后一次“站在一起”，是术后两人都曾向

医院要“一份协议”。 但曲娴明确告诉他们：这里从来什么都

不会出具，一张纸条也不会。 在这次见面中，胡杰得知，患者

为这个手术“花了 30多万元”。

手术后，胡杰在长良医院住了 7 天，然后一个人挣扎着

回到广东。 他没敢把这一经历告诉父母。

【举报】 牵出地下卖肾网

胡杰被割肾后留下了难看的伤疤。

胡杰

【恐惧】 他逃离中介之手

【犹豫】 中介胁迫他返回


